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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热”这个词成了郑州人用的最
多的“关键词”。刚刚送走了持续多日的 40℃
左右的极端高温天气，眼下，我市又进入了一
年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高温天气给广大
市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让众多户外劳动
者尝尽了苦头。

随着“苦夏”的到来，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
题也随之产生了：高温环境下，劳动者的权益
如何保护？应当采取哪些有效的举措，来应对
席卷我们这座城市的滚滚热浪？记者调查发
现，与时下炙热的气温相比，这个问题却是相
当的“冷”……

高温频频“烧烤”郑州

今年入夏以来，我市高温天气频发。气象
资料显示，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在长达半个月
的时间里，我们这座城市都被高温“烧烤”着。
为此，6 月的后半月，省气象台在短短 15 天内
先后发布了对郑州等地的18个高温预警信号。

6 月 19 日以来，省会气温一直居高不下，
连续多日维持在34℃以上。尤其是6月21日，
郑州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 40.1℃；24 日，郑州
的气温更是节节攀升，据市气象台地面监测站
监测，当天最高气温达到了 41.9℃，刷新了我
市6月下旬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成为1951年
至今 6月下旬的最高气温。当日，省气象台连
续发布了3个高温预警信号。

6 月份，我市还多次名列全国气温排行榜
前列。6 月 24 日，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全国
气温最高的城市是石家庄市，达 42℃；郑州次
之，为41.9℃，仅比石家庄市低0.1℃。

据省气象台的专家介绍，在气象学上，最
高气温超过 35℃时，被称为“高温热浪天气”；
气温达到 35℃～39.9℃时，称为“酷热”；气温
达到或超过40℃时，称为“极热”。当气温达到
32℃～34.9℃时，人们就会感觉十分炎热，而最
高气温超过41℃的天气在郑州比较少见，平均
6～7年才可能发生一次。

持续多日的“高烧”天气“撂倒”了很多
人。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统计显示，从 6月 21
日到 24 日，该中心 4 天内接诊中暑病人 66 人
次，其中24日一天就多达10人次。

7 月 14 日是今年农历夏季“三伏”的第一
天，常言道“热在三伏”，这就意味着，一年中最
为酷热的“三伏天”已经来临了。气象资料显
示，1966 年 7 月 19 日，我市曾出现了 43℃的极
值高温。为了预防高温引发的中暑，从 7月 20
日起，我省气象部门开始试行发布高温中暑气
象等级预报。

天气频频“发威”，记者在街头看到，在滚
滚“热浪”中，遮阳帽、遮阳伞、墨镜成为很多郑
州市民出行的必备品。到了中午，大街上更是
烈日灼人，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明显减少，出
行的人们都是行色匆匆。因为气温很高，乘坐

没有空调的公交车时，感觉车里的座椅和扶手
都热得烫手！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马路上
有时候热得就像要冒烟一样，上下班走在街
上，我都被晒脱皮了！”安女士也坦言自己对高
温十分畏惧：“这些天我经常待在屋里开着空
调，尽量不出门。”

在郑州人近期的言谈话语中，天气成为街
谈巷议的焦点，也成了网友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之一。网友“野外漫步者”发帖说：真的知道啥
叫“热浪”了！网友“哈雷朝圣”说：我热得全身
都是汗，背后都是痱子。网友“一品之晓”也说：
热，真热！头昏昏的！网友 teambuyzz1则不无
诙谐地说：难道是小孙把炼丹炉踢到郑州了？

街头高温作业随处可见

7 月 17 日上午，天气十分闷热，看到国基
路沙门村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民工们冒着高温
在忙碌着，中牟万滩乡瓜农邢留增献上了一份
爱心，请民工们免费吃西瓜降温。

一个普通农民，为何要请民工吃西瓜呢？
原来，邢留增也曾在建筑工地上打过工，对民
工们在烈日下劳作的艰辛深有体会。

然而，高温天气中能享受到降温“待遇”的
劳动者，却是凤毛麟角。

记者在街头采访发现，虽然天气持续高温
闷热，在没有防暑降温措施的情况下，许多人
仍然在坚持工作。众多建筑工地也没有停工，
民工们忍受着酷暑的煎熬紧张地施工，还有人
照常进行着高空作业。

7 月 3 日，省气象台对郑州等地又一次发

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下午 2 点 30 分，郑州
的气温飙升到了 36.5℃，记者走在马路上，很
快就出了一身汗。

在陇海路上，交通协管员牛大姐一边擦着
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边维护着交通秩序。她
告诉记者：“这样的高温天气，站在马路上虽然
有遮阳伞，还是热得受不了。我上班时都带一
大壶水，每天都要大量喝水还是渴得要命，经
常有头晕的感觉。”

如果说交通协管员尚且有遮阳伞遮挡烈
日，那么很多打工的民工兄弟则完全是“赤膊
上阵”。下午3点，记者来到中州大道上的一处
建筑工地，只见工地上的升降机正在轰隆隆地
运转着，十余层的在建楼盘上，几十名工人光
着脊梁，暴晒在烈日下工作。

来自信阳的民工张秋生等人正忙着往楼顶
上搬运钢筋，记者看到，这位农民兄弟满头大
汗，光着的脊梁已经被烈日晒得起了一层皮，汗
水浸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一道道白花花的汗
渍很是显眼。张秋生告诉记者，他们每天要和
其他季节一样早出晚归地干活，并没有因为天
热而停工，“俺们每天都在楼顶上干活，太阳把
脚下的楼板也晒热了，上面晒下面烤，实在是太
热了，俺们干起活来可以说真是挥汗如雨！”

“天气这么热，老板有没有给你们发过降温
费之类的高温补贴？”记者问。听了这话，张秋生
连连摇头：“俺打工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啥
是高温补贴！天热时，包工头只会提些大桶的茶
叶水来让民工喝，哪里发过降温费呀？！”

在花园路上，几名环卫工人正在打扫卫
生。一位姓刘的环卫女工拿着扫帚，弯着腰飞
快地清扫着大街上的垃圾，她肩搭一条毛巾用

来擦汗，白色的毛巾已经被汗水染成了灰色，
脸被太阳晒得通红。“干我们这种活儿，天热了
根本没地方躲，越热越要加快速度，好早点干
完活！”刘女士说。

“温度这么高，你们单位有没有采取什么防
暑降温措施？”问到这个问题，这位环卫工苦笑
着告诉记者，前些年，环卫公司在夏季时还发点
西瓜、清凉油等消暑用品，这两年却很少发了。

高温保护遭遇法律难题

高温酷暑天气，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
题：高温环境下，用人单位是否应当停止户外
作业？不能停工时，是否应该给劳动者补偿高
温费或高温假？劳动者的权益应当如何保护？

高温天气下劳作，劳动者极易发生中暑。省
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李主任介绍说，高温天气时连
续在户外工作，可能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暑，引发
脑功能障碍，甚至会因为血管和神经调节失常而
危及生命。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需要采取必要
的防暑降温措施，感到不适应立即休息。

然而，目前相关法律对高温作业劳动者的
权益保护，却显得软弱无力。

我国现行的唯一的高温劳动保护方面的
全国性法规，是 1960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
暂行条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制处
处长李喜明认为，该条例发布已经近 50年了，
如今时过境迁，其中的大部分条款都不适合目
前的社会现状。再者，这项法规规定模糊，没
有具体实施细则，也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即使
用人单位不遵守，也难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
任，缺乏可操作性。

我省于1997年颁布的《河南省劳动安全卫
生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安全卫生
设施的正常运转、及时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并
对粉尘、毒物、高温、噪声、体力劳动强度等进
行检测分级，对事故隐患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劳动条件，必须限期进行治理。”李喜明说：“在
气温超高时如何进行劳动保护，在这个法规中
很难找到具体的法律条文。”

去年5月，我省还发布了《河南省高温津贴
标准》，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夏季日最
高气温在35℃以上的天气时露天工作，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
以下(不含 33℃)的，每个工作日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10元高温津贴，用人单位不得因支付高温
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也不包
含高温津贴。

令人遗憾的是，这项规定也非强制性的，
没有相应的处罚机制，如果用人者不发放高温
津贴，劳动监察部门也无法强制执行。劳动者
只能向工会组织反映，或者申请仲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高温津贴似乎是只有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才能享受的“专利”，私
营企业的员工、农民工很少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市民李先生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多年，却
没拿过一分钱高温津贴。他说：“民营企业根
本就没有高温津贴这个待遇，现在受世界金融
危机影响，这笔钱更是能省就省了。政府部门
不查，很多企业就当没有高温津贴这回事儿！”

对于民工们来说，高温津贴是做梦也没有
想过的想法。张秋生向记者坦承：“俺们能拿
到属于俺们的工钱就算烧高香了，俺不懂得多
少法律，也不知道怎么来维权，天热时能喝上
点茶叶水降降温就不错了！”

省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认为，跟企业相比，
员工明显处于弱势，单靠员工个人的力量，无
法跟处于强势的企业抗衡。只有政府职能部
门严格管理，工会等组织加强监督，高温津贴
等待遇才能得到落实。

破解尴尬亟待立法

显而易见，面对高温酷热天气，当务之急，
是尽快进行立法，用法律保护高温下的劳动者。

目前，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时维护自身权
益，能够适用的切实有效的法规是《工伤保险
条例》。按照这项法规，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可依法获得赔偿。
发生中暑现象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部门申请
工伤认定，但郑州昂道律师事务所的邵存灵律
师认为，这项法规显然是侧重于事后补偿。

因此，邵律师呼吁，应当尽快制定全国性
的法规，对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哪些防暑降温措
施，作出具体的规定。比如规定在日最高气温
达到 35℃时，在建设、交通、冶金冶炼、交通运
输等岗位露天作业的工作者，在野外、高空等
条件下的劳动者，要错开上午11点至下午4点
的高温时段安排工作，不能停工的要有工作时
间限制，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为劳动者配备
遮阳篷、藿香正气水、绿豆汤等防暑降温设施
和用品等，只有有法可依，高温下劳动者的权
益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据了解，重庆等地已将高温天气下劳动者
的权益保护，纳入了法制轨道。

2007 年 5 月，重庆市专门制定了《重庆市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高温天气的不同等级，向在高温天气下工
作的劳动者发放每人每天 5～20 元的高温补
贴，每年的5月至9月，用人单位还应当向从事
露天工作和室内高温工作的劳动者免费提供
足够的卫生清凉饮料等。

针对近期出现的高温天气，一些郑州市民
则呼吁开放防空洞，供市民纳凉。

前不久，杭州、温州、苏州、重庆、西安、合
肥、武汉等城市开放市内部分防空洞供市民免
费纳凉的做法，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郑州人
的关注。很多市民建议我市借鉴外地的做法，
开放一些地下防空洞，让市民纳凉避暑。

本报记者 余英茂

自然威力太大还是制度威力太小
7月23日19时，晋州市遭遇一场罕见暴风雨袭击，

瞬间最大风力达9级。暴风雨中，一座未交付使用的电
视塔轰然折断。（《燕赵晚报》7月26日）而在25日4时10
分左右，国道213线汶川段彻底关大桥桥墩被山上飞下
的巨石砸断，造成桥面捣毁，桥上7辆汽车连同桥面一起
坠下河岸，都汶公路中断。目前，已核实死亡6人、12人
受伤。（《京华时报》7月26日）

在烈日和暴雨下，在海啸和地动山摇中，在一切突如其
来的自然活动中，种种灾难性的后果警示着我们：尽管我们
可以上天入地，但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人类仍然是脆弱的，
一如上述新闻中暴风雨中被刮断的电视塔和被砸断的大桥。

灾难警示我们在自然面前应保持必要的谦卑与敬
畏，灾难又警示我们应有完善的举措去面对自然的暴
戾。是故，我们的建筑才要抗震、要抗风，要抗拒所有外
力的冲击，从而为居住和生活在其间的我们营造一个安
全温暖的空间。与草屋瓦房的旧时代相比，如今的我们
拥有了足以保护自我的科技能力。可现实如何呢？暴风
雨风力再大，就能让钢筋结构电视塔轰然折断？巨石的
力量再大，就能生生砸坏一座钢筋水泥浇灌起来的大桥？

这样的灾难原本不该发生。投资巨大、设计期限为
50年的、被称为当地标志性建筑的电视塔，事后鉴定与

“雷电风雨”无关，不是工程质量问题是什么？国道213
线都汶路是汶川特大地震震中——汶川县重建“生命
线”，彻底关大桥是国道213线由都江堰进入阿坝州的咽
喉要地，去年汶川特大地震曾被巨石砸断，新桥刚刚于今
年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竣工就再次被砸断。前后被
砸断两次，恐怕也不能说大桥的质量是过硬的。

行文至此，我又读到了一则新闻：在重庆市沙坪坝区
小学校门口，一地面井盖的材质却是用竹篾和水泥制成
的，而并非钢筋水泥板。地面井盖需要承载很大的重力，
因此对井盖的材质要求很高，一般情况下需要钢筋水泥
板或铸铁板，可现实中这般“竹篾井盖”屡屡被曝光。我
不知道，施工者将公共安全置于何地？竹篾替代钢筋，当
然经不起重力的检验；同样的道理，也保不准，在晋州折
断的电视塔和汶川被砸断的大桥上，我们也能发觉“替
代”的蛛丝马迹。

究竟是老天爷的威力太大，还是制度的威力太小？
这着实是一个令人感到沉甸甸的问题。面对轰然折断的
电视塔和被砸断的大桥，尽管我实在不愿意提及“豆腐渣
工程”这个词汇，但，折断和被砸断的脆弱建筑就摆在世
人面前，始终要接受舆论的拷问。百年大计，质量为本。
不知道这样的标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从墙壁上走下来，
走入到工程建设的每一道工序中——不再偷工减料，不
再以次充好，不再玩忽职守……成为我们殚精竭虑如履
薄冰的安全准绳。 陈一舟

消费的“裸体经济”让艺术蒙羞
26日，重庆万盛区的黑山谷、石林景区开始举

办人体艺术与自然风光摄影比赛，并称景区将在7
月至9月期间每周安排三次以上的裸体模特拍摄。
景区另外规定，游客可花费380元购买会员证，如此
在2009年内，凭证可进入景区拍摄人体艺术和自然
风光，不用另购门票。（《重庆晚报》7月27日）

现代裸体艺术兴起于西方，或以行为表达的形
式，或以传统艺术的载体，近年来汹涌澎湃地走进了
我们的生活。打着艺术的大旗，宣扬着艺术的理念
——这是艺术而非色情，面对突兀出现在视野中的
裸体，我们时刻绷紧着这根弦。但事实上，并非所有
与裸体沾边的行为和事物都是艺术，虽然都高举着
艺术的旗帜。起码，如此付费就可拍的裸体，大抵与
艺术无关，只与炒作和利益攸关。

报道说，虽然是夏天但景区内还是冷飕飕，相信
裸体处在溪水中打着水花的模特们滋味并不好受
——如果没有2000元的高价报酬，想必模特肯定是
不会受这份罪的，所谓“为艺术而献身”纯粹是骗人
的鬼话。而反过来说，那些蜂拥而至的摄影者们就
一定是为了“艺术”吗？我看，也未必见得。至于景
区管理者就更不用说了，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促进文
化旅游，其实说到底还是靠裸体炒作吸引游客。

艺术是需要氛围的，如果没有合适的氛围，所谓
裸体艺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尤其是在我们这
样一个极具传统含蓄文化的社会里，艺术可以对生
活有所突破和超越，但要考虑到公众的接受水平，也
要考虑到对社会的影响。这一点，其实谁都心知肚
明。屡屡出现的“裸体艺术”，根本就是裸体之意不
在艺术——炒作而已，炮制抓人眼球裸体经济，图的
是利益。

其实，裸体本无罪。问题在于，在很多时候，我
们“裸”的很无聊，太离谱了，充斥着功利和哗众取宠
的利益驱动，还虚伪的假以艺术的名义。如此，充满
铜臭气息的付费的裸体经济除了让艺术蒙羞之外，
实在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一向认为，在商业时代炒作作为一种商业手
段也无不可，但要谨守住底线。如果说恶搞文化和
颠覆传统以及搭车名人的炒作，还带有一定的“娱乐
性”色彩，那么，将“裸体”推向炒作前台，以色情作为
招徕公共眼球的道具，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恶俗，失
去了基本的耻感底线。这是一种商业伦理和社会责
任的双重沦丧。

关乎社会道德底线的事情，不能沦为商业噱
头。因为一旦这道耻感底线失守，不仅是商业伦
理丢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让艺术为之蒙羞，也
让我们的社会道德城堡也将面临被冲击甚至被颠
覆之灾。 鱼烟罗

车改的分水岭，“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官”？
“杭州局级干部每月车补2600元”

被各方质疑；辽阳市宏伟区“书记、区长
每年车补7.6万元”社会争议不断。有
网站就“辽阳车改，你怎么看”作了一个
调查：有90.4%的人认为“高得离谱，如
此车补只会助长腐败！”这说明，百姓对
这样的公车改革是不满意的。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公车改革，
经历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各地的改革措
施不可谓不多，但直到现在，可以说没有
太成功的，公布的方案时常引起百姓和
舆论的哗然。车改仍然在“摸着石头过
河”，车改真的很难吗？这种状况使人不
由得想起了一个流行词：“执政理念”。

那么，这几个地方的车改体现了一
种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呢？

杭州车改，表面上是取消了公车，
但笔者以为，它是以“官本位”的车补来

“纠正 ”“官本位”的用车现状，将车补
分为9档，所有公务员按照级别，从300
元到2600元不等。被质疑是“传承”了

“三六九等”的封建传统，堪称现代版的

《九品量表》。从数量上看，公车虽然可
能减少了，但是实际费用的降低，只是
一个量的变化，可能未降到合理范围之
内，还留下了“变相加薪”和“隐性福利”
的嫌疑，况且缺乏相应配套措施来避免

“钱照领、车照用”现象的出现。
而辽阳市宏伟区的车改，则更像拿

百姓当“下愚”。书记、区长每年7.6万元
的车补，让人瞠目，“史上最成功最值得推
广的车改方案”是百姓送给这个车改的
嘲讽。显然，这样的车改成了事实上的

“执政为官”，百姓当然不会满意。车改的
初衷，原本是针对现行公车使用中，费用
畸高、公车私用、超标准超编制配备等现
状的一项廉洁行政的改革。但是，由于
公车改革涉及政府官员自身的利益，政
府官员又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所以形成
了改革者在改革自己，“裁判员”在给自己
这个“运动员”制定“规则”的滑稽状况，如
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执政者又忽视了

“执政为民”的宗旨——那么，各种本质
上“执政为官”、形式上花样百出的车改方

案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事实上，我们不是有副部级以上才

有专车的明文规定吗？我们不是有根
据干部编制配备公车的制度吗？为什
么不执行呢？过去我们严格执行的时
候，百姓不是没有多少意见吗？再看国
外，首尔一共只有 4 辆“官车”：市长一
辆，三位副市长各一辆。芬兰有5辆公
务专车：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
长和内务部长各一辆。在这一点上，我
们为什么又不能“与世界接轨”了呢？

实践证明，心中想着群众，一切为了
群众，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
的干部就会广泛地受到群众的拥戴，这
也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一个宝贵经验。如
果我们的干部凡事总是想着自身的利
益，总是为自己打小算盘，甚至与民争利，
那么干群关系能够和谐吗？为人民服
务，“执政为民”，是各级人民政府的宗
旨。如果我们制定车改的干部能放下私
利，从公众利益和百姓利益出发，我看，车
改应该是不难也并不复杂的。王兰

应早日终结“被”时代的荒谬
被代表、被捐款、被自愿、被就业

……“此种语法看似荒谬，却也恰恰以
此嘲弄了‘被’时代的荒谬”。说“‘被’时
代”确乎有些夸张，但“被××”确实成
了一种现象，透着弱者的委屈与无奈。

应该说，任何一种流行语，都是
一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精炼缩
写或者描摹，“被”字词的火热亦不例
外。如果说“正龙拍虎”、“躲猫猫”这
些词，是网友为了追求公共事件的真
相而戏谑、嘲讽，表现的是公民责任
意识，那么，“被”字词红极一时，表现
出的是公众对个体权利的无奈诉求。

这是一种微妙的诉求转变，而公
权力却未能明察，一如既往地“在突发
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
诳语”，只有等到媒体曝光了或者“网
友曝”了，才忙不迭地出来澄清、公开
或者叫停。每一次，权力都被置于舆

论的漩涡，被追问，被质疑，被调侃。总
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没
有念”。从“正龙拍虎”到“躲猫猫”再到目
前的“被”字词，公权总在扮演尴尬角色。

在日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
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中，一些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就存在
着明显问题甚至重大缺陷。当然，这其
中有权力自大和无所敬畏的因素，所
以，在一次次“考试”之后，总有公职人员
付出代价，道歉、停职、问罪，不一而足。

辩证地看，“‘被’时代”的出现是
公民具体权利多方面觉醒的表现；同
时，也应该是公权力及时自我矫正的
过程。如果网络舆情在进入“‘被’时
代”之后，公权力仍停留在“‘躲猫猫’
时代”，就实在是一种盲目自恋的悲
哀。公权应该主动结束“‘被’时代”，
那就是让权力内敛。 燕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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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民工们仍然在进行高空作业

漫画:乘虚而入
近日，武汉大学先后对近千名留守儿

童进行健康调查，结果显示，缺少父母陪伴
的留守儿童，70%存在抑郁、焦虑、孤独等
心理问题。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需
要家长、学校和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参
与。家长要经常和孩子联系，常回家看
看。学校应让留守儿童多参加集体活动，
与学生家长和监护人沟通。 焦海洋


